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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杀马马特特””是是种种城城市市病病
本周网络舆情继年初低位徘徊

后，关注度明显上扬。舆论场层面既
有网络曝光“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
不雅照”的香艳事件，又有深度追问

“香格里拉古城大火可否避免”的网
络谴责，自媒体开始了新一年度的
舆论监督。同样，本周传统媒体的揭
黑也很给力，“哈理工MBA招考作
弊”与“电子礼品卡成公务送礼新腐
败”都是舆论焦点并迅速倒逼机构
做出回应。临近年底，中央连发15道
禁令约束公务员也在释放“最严吏
治”的政策信号。

监管法治化列上日程

回顾2013年的吏治政策，从“八
项规定”到“六条禁令”再到“四风建
设”，前一年搭建的政策框架正在逐
步充实，2 0 1 4年公务员面临的“禁
令”更有增无减。从舆情分析看，目
前施行的政策从公务接待细化到公
务员生活，预测未来的政策不仅会
强化细节的落实，也会着眼于舆论
呼声比较高的“官德”塑造。

“官不聊生”是悲情还是矫情？
中纪委三次全会公报再次强调“严
禁公款宴请、赠送节礼、违规消费；
严查领导干部到私人会所活动、变
相公款旅游；将领导干部收受礼金
行为纳入重点纠正范围”，公报还要
求，查处的同时还需点名道姓通报
曝光，媒体评论给予了坚决的支持。

《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刊发文章点评
“为官不易”说，明确指出：所谓的
“为官不易”，只不过是让各级干部
守住底线、坚持原则、不要违法乱纪

而已，并直
指“为官不
易”是贪官
不好贪了，
庸 官 不 好
混了，坏官
不好受了。

公 务
员 管 理

“ 严 ”字 当
头，监管法
治 化 需 要
列上日程。
要 斩 断 灰

色利益链，明晰公权力运行状态，只
有靠“法律”规范才无禁区，因此“最
严吏治”政策的开始也是法治化进
程的开始，用法治完善监管应该进
入改革日程表。

舆论监督

成官员“金箍”

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秦国刚在
这个年末，以“骗睡女研究生”的方
式占据了各大媒体的重要位置，成
为 2 0 1 4 年 网 络 反 腐 倒 下 的“ 第 一
人”。这场“香艳大戏”背后，新一年
的网络反腐依旧和传统媒体舆论监
督一样占据“正面战场”。但官方应
对快速而果断，基层官员应对舆论
危机的媒介素养显著提升，也是新
的亮点。

梳理该事件可见，从1月13日网
友公布不雅照，到1月16日陕西省纪
委对秦国刚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
调查，官方配合舆论只用了前后不
到4天时间，如此快速的反应迎合了
舆论期待。《南方日报》就此肯定了
网络反腐的重要性，认为反腐败必
须坚持“露头就打”，评论认为“色”
与“腐”往往相互伴随，通过查“色”
来反“腐”，体现的也是一种“露头就
打”的态度；《新京报》则从另一个角
度评论称，“师德只有更低没有最
低”，表达了该事件中对党校教师群
体师德堕落的失望。

反观该事件，虽然舆论监督再
展威力，但地方的快速应对显然跑
赢了舆论批评，可见随着网络舆论
场下沉，政府部门在处置网络舆情
中呈现了较高的媒介素养。目前网
络舆论监督呈现出“短、平、快”的传
播趋势，成为官员的“金箍”，而官方
响应也在朝着“稳、准、狠”转向。

(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
分析师)

“最严吏治”
塑造官德

舆情

庞胡瑞

“好像无法无天，

这就是潮流”

宋维刚刚剪掉了足以盖
过面颊的长头发。老板总是嫌
他头发长，更重要的是，他不
想再跟“杀马特”这个词有任
何联系。

这个1994年出生的男孩，
是济南高新区一家饭店的服
务员。晚上11点半才下班，宋
维和同事回到宿舍，脸上写着
疲惫。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屋
里住了四个人，木板搭成的大
床是个大通铺，宋维和两个工
友睡在上面，另一位工友睡在
小床上。

老板给房间里装了wifi，
四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偶尔
闹腾一会，其余时间都用来打
电话，或者玩手机游戏。

到凌晨两点，四个人齐齐
睡去，因为第二天八点半要准
时出现在饭店，重复每天的工
作：准备食材、听老板讲话、端
盘子以及打扫桌子和地板。

2009年，在潍坊安丘老家
读完初三后，宋维就没再上
学。偶尔回想起校园时光，宋
维说，最后一学年，他和同学
疯狂逃课去网吧玩网游《穿越
火线》。

“一直玩穿越火线，连杀
时、爆别人头时感觉很爽，打
了第一，就截个图，发到QQ空
间里，被人打死了，就开始
骂。”在网吧的烟雾缭绕中，这
个成绩并不好的初三学生得
到了情绪的释放。

毕业后，宋维先是在安丘
一家小化工厂做保安。“工作
很枯燥，我就白天上班，晚上
在网吧通宵玩穿越火线，连着
坚持了十天，最后请了一天的
病假睡觉。”

这段经历，宋维记忆犹
新，他那时觉得自己接触的人
群，好像个个都碌碌无为、没
个性、穿着千篇一律的衣服。
也正是这时，他开始觉着“杀
马特”风格很酷：夸张的发型、
怪异的服饰、浓烈的妆容。

“那时候还不知道杀马特
这个词，只是在网上看到他们
的照片和视频，年纪和我差不
多，爆炸头染着各种颜色，首
饰稀奇古怪，浓妆，好像无法
无天，我觉得这就是潮流，得
跟别人不一样。”宋维说。

2010年新年刚过，他就辞
掉了保安工作，转身钻进安丘
市区一家美发店里，花300元，
将刻意留到盖过下颚的头发，
染烫成了红棕色的刺猬头。

自此，每天起床后，宋维
都要用哑光色发胶，花半个小
时打理发型。

虽然没有化妆，但宋维的
QQ空间里满是漆黑和骷髅，
身上是夜市地摊上买来的艳
丽衣服，他并不了解自己的行
为，被外界看做是对日本动
漫、哥特文化和重金属的低劣
模仿。

“走了这个路子，认识了
一些朋友，那时候就是能吹能

装，装出自己很厉害，认识多
少人，谁都不要来惹我。现在
想想，自己什么都不是。”宋维
说。

宋维曾到泰安当洗车工，
每当不同的“小帮派”之间要
对着干时，宋维和其他一些打
扮夸张的年轻人经常会被叫
去，出场费一人一百，动手的
话就给三百。

“他们是真的看不起我，

觉着我跟凤姐一样”

“济南很大，让我觉着晕，
这里机会也多吧。”

2012年2月，从济南客车
站出来，宋维第一次来到省
城。拥挤的人流和寒冷的天
气，让这个腰带和裤子中间连
着铁链、戴着三十元耳机的年
轻人，没了方向。

老板派人开车把宋维接
到了高新区，自此，这家中档
消费的饭店和简陋的宿舍，便
成了宋维和工友们日常生活
的起点和终点。

如今加上提成，宋维每月
能领到两千多元的工资，对于
一份从早上八点半连续耗到
午夜的工作来说，这个收入显
然不算高，勉强够他充话费、
买衣服。想买点儿稍微贵重的
东西，就得使劲儿攒钱。

在饭店里给客人上菜倒
水，宋维经常听他们讨论山东
哪哪好玩，但他都没去过，连
济南的景点都没机会去。

在饭店和宿舍之外，宋维
和同事常去的是济南的洪家
楼和芙蓉街。如果能在晚上十
点半之前下班，他们偶尔会跑
到洪家楼吃个便宜火锅，或者
一碗芙蓉街的米线。一周歇一
天的日子，他就在宿舍睡觉，
这是对“晚上不能睡、白天睡
不醒”的工作的补偿。

离饭店不远是山东省博
物馆和奥体中心，那里有全山
东最好的艺术品、体育比赛和
演唱会，他和同事从没看过。

来济南接近一年时，宋维
认识了一位洗脚店的按摩技
师。这个比宋维还小一岁的农
村姑娘，有一次小声地问他，

“别人老是说奥体中心挺好，
我们这种人也能进去吗？”

宋维记得当时自己一脸
不屑，告诉这个小姑娘，他们
当然可以进去。“可是我也没
去过，整天要在饭店里，去那

里干什么？”宋维又跟了这么
一句。

来济南之前，宋维一直觉
着自己的打扮挺酷，“在哪里
都能吃得开，最起码让别人不
会小看我”，而这个想法像是
被风吹了一样，最后吹到了相
反的方向。

有一次宋维把菜端进包
间后，来吃饭的一位女顾客问
他，“你把头发弄成这样，自己
觉着真的好看吗？”

在进出包间的过程中，宋
维听到这桌客人谈论了很久

“杀马特”“亚文化”这些词，最
后那名女顾客告诉他，自己是
一名大学教授，还告诉他，他
的这种形象很傻。

“她是个脾气很好的老太
太，也没有恶意，可是我真的
很难受。原来我觉着别人不敢
打扮成我这样，所以嫉妒我害
怕我。听她说完了，我明白他
们是真的看不起我，觉着我和
凤姐一样。”宋维说。

“杀马特”一直在试图接
近城市文化，将cosplay生活
化，然而对于日本动漫、哥特
文化、重金属的模仿，需要成
本，这不是宋维这种收入可以
承受的，他们无法承受高价的
发型染烫设计和动辄上千的
服装，更没有这些文化的底蕴
和理解。

宋维有个比自己大两岁
的老乡，在济南的马路边安装
石头平台，也是染烫成深黄色
的爆炸头。这位老乡曾经告诉
宋维，只有往地里打电钻时，
路人才会正眼看他一下，却都
是嫌他吵，甚至包括那些看起
来比自己打扮还差的人。

“当时觉着很酷，现在觉
着自己很傻。那些我想成为的
人，都觉着我很土气，看我的
笑话。”宋维说。

仿佛是一个轮回

一次偶然，在网吧里，宋
维看了《盲井》，电影里讲的是
面临生命危险和诈骗的矿工
生活，这让他很长一段时间
里，为自己的爸爸提心吊胆。

宋维的爸爸是一名矿工，
从他记事起，爸爸就很少在
家，一直在外地不同的矿井打
工。这个憨厚的农村人常跟自
己儿子说，自己矮，适合下井。

初中时，有次爸爸回家过
年，宋维问他，一个人在别的
城市是什么感觉？

爸爸告诉他，自己白天下
井，晚上睡觉，平时住矿上，难
得进城，也很少和城里人说
话，买了啤酒小菜和工友喝
酒，是最开心的时候。

宋维的爸爸有些话并没
有告诉他，同村出去在建筑工
地打工的一位堂哥告诉他，在
公交车上，有些城里人嫌他们
土里土气，更嫌他们脏。

这仿佛是一个轮回。作为
第一代农民工的父辈们，穿着
地摊上买来的衣服，手里拿着
廉价的山寨手机，而他们亲手
建设的城市，却没有真正能让
他们落脚的地方。

十几年过去了，他们的后
代从农村里走出来，城市大门
为他们敞开，却有层厚厚的玻
璃在中间阻隔。

在老家人眼里，一些“农民
工二代”花枝招展，脱离了与土
地的联系；在城市里看来，他们
骨子里透着乡土气息，还是不
折不扣的“杀马特”。

对于离开了两年的家乡，
宋维并不想念。他不想回家种
地，也不想在县城的小工厂打
工，更不想娶个邻村的媳妇，
庸庸碌碌一辈子。

在“充满机会”的省城里
自食其力，却也让他觉得没那
么容易。

宋维之前曾在泰安的一
家酒店里当过三天服务员，

“当时很抵触，想着这辈子都
不要当服务员。”

结果不久前，这个20岁的
年轻人又遇见了一位蛮不讲
理的客人。他按照客人吩咐，
把茶壶放到了门旁的小桌上，
可对方喝多了，一再坚持说宋
维没给他茶壶，还大声骂娘。
最后是经理把这个吓坏的年
轻人拽到了一旁。

剪了头发后，宋维用自己
攒了几个月的工资，花了四千
多块买了部苹果5手机。这个
迄今买得最贵的东西，让他有
了点面子。但他自己也觉着，
这部手机，和他脚上一百块钱
的鞋子和身上二百块钱的棉
外衣，有点不搭。

如今，店门口停着奔驰车
或者夸张的摩托，他还是会拍
下来，上传到仍残留着黑色和
骷髅的QQ空间里。

“过了年我就不想当服务
员了，想去学车，给个老板做
司机。”现在的宋维，想着以后
的自己能在济南过上有车有
房的生活，他也知道这很难。

“杀马特”发音接近英文smart，这个本翻译为“时尚、聪明”的单词，却彻底变了味。
这个充满歧视味道的词语，代表了主流人群眼中另类甚至怪诞的年轻人形象，他们顶着五颜六色的

长发，化着艳丽的浓妆，搭配着稀奇古怪的衣服和饰品。
他们多是“农民工子弟”，偌大的城市生活和文化在排斥了他们的父辈之后，再一次将厚厚的隔膜矗

在他们面前。农村故乡，他们无法回去；新鲜城市，他们难以立足。
所以他们选择了用夸张的形象和放纵的行为来释放，来标新立异。

流水线上的“90后”，“杀马特”的发型是他们置顶的情绪表达。（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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